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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护身符──“非典”的启示   

文/郑心心（美国） 

　
　　萨斯（“非典”）提醒我们生命的无常和脆弱，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自己推到生命的边缘来考察自己的一切。以往，我们总觉得“离去”距离自己很遥远，我们还有“那么长的一辈子”，其实，即使没有萨斯，我们中又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一定会有明天？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会发现我们许多的假设都是不成立的，我们为了一些琐碎的东西去伤害或者追逐，我们不停地推迟幸福为未来去积攒什么，我们把对别人的爱隐藏起来不去表达，因为“未来还有的是机会”，我们拒绝原谅同我们不一样的人或事，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对自己的熟人是一种态度，对陌生人是另一种态度，因为“他同我有什么关系”…… 
　　萨斯告诫我们人的渺小，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号称能“征服自然”的人类却面对一个疾病束手无策；萨斯教会我们感谢，感谢在危机中看到的友爱与平和，我们真的应该做点什么，去[为别人]贡献一些什么，我们都应从今天开始做一些改变，“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不苛求别人”，“更多的善意，悄悄做一件帮助他人的事”，“少一些抱怨”。
　　这封信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大陆网友发来的，看过后，我原本因萨斯病而变得沉重的心舒缓了。 它让我有种久违的感觉，因为在这碌碌闹市和这场夺命危难中，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人性中真诚、善良、包容的光华。 

　　那天，一位身在大陆的老友打来电话她问我“你说我能度过这场危难吗？”我答：能啊，我知道你心里早就有了“真善忍”，能的，你一定能。
　　这不是安慰，我真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人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真善忍”这三个字包含的正气更是不可估量的。古人认为瘟疫是邪气太盛所致，又说邪不压正。因此，在当前全球、特别是大陆疫情仍在凶猛发展的情况下，我宁愿把乘著“真善忍”之翼的精神飞跃，看成口罩、洗手、中西药保养之外更能承得住我对生命善良希望的根本良方。 

　　愿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沐浴在“真善忍”的温暖中，并得到生命永远的护身符！
死亡指标为吴家堡狱警杀人壮胆 

又一法轮功学员死于酷刑下
　　吴家堡教养院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当局曾声称，上级给了死亡指标，在指标范围内打死法轮功学员，不用承担责任。法轮功学员仲宏喜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迫害致死的。
　　48岁的仲宏喜原家住调兵山孤山子镇段家沟后峪村，是一位曾经参加过对越反击战的退伍军人，因修炼法轮功，被当地派出所的逼迫而搬到抚顺市新村街租一民房居住。2002年3月，仲宏喜的女儿进京上访被抓，新村街派出所要对仲宏喜家罚款遭到拒绝，遂把仲宏喜夫妻先后抓走，并将他家财物洗劫一空后封屋，令仲宏喜当时12岁的儿子无家可归。仲宏喜后被非法判劳教二年，关押在抚顺市吴家堡教养院。
　　仲宏喜在吴家堡期间经常遭受残酷折磨，2002年4月13日，仲宏喜在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因制止狱警打人而遭狱警疯狂毒打、电击，并被狱警李林一脚踢中眼角，打至遍体鳞伤。仲宏喜所遭酷刑还有每天被逼迫“坐板”十几个小时。
　　仲宏喜在被监禁至14个月时，已被折磨至内脏受伤，几个月无法进食，只靠喝水维持生命，劳教所被迫允许他保外就医。仲宏喜回到段家沟仅五十多天，便于2003年4月13日不治死亡。
美国乔治亚州众议院全票通过决议案
谴责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  促释放乔州居民之妻
　   2003年4月22日晚九点，美国乔治亚州众议院的164名代表全票通过了624号决议案。该项决议强烈谴责了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践踏人权的行径，并敦促美国国务院营救被关押在中国劳教所的周雪菲女士。
　　周雪菲女士是乔治亚州居民吕朝晖的妻子，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广东省三水妇女劳教所已达２年之久。此决议案由乔治亚州第40区的共和党代表温德-威勒先生发起，经由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乔治亚州第111区的民主党代表卡尔文-斯米瑞先生推出，得到了众议院两党代表的一致支持。
法轮大法在耶鲁大学国际文化节（图） 

　   　4月12日，美国耶鲁大学举办了第一次国际文化节。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精彩的节目也吸引了大量的当地人前来参观。其间，耶鲁大学法轮功俱乐部的学员们自己创编的舞蹈节目和法轮功功法表演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好评。耶鲁大学校刊把法轮功学员舞蹈表演的照片和介绍放得最大在4月18日的一期首页登出。（见图）
　　
看报的本事 
作者：天河 

　　跟许多中国人一样，渐渐学会了怎么看报纸：反着看、侧着看、从字里行间看、往字的后面看、往话里面藏着的话看等等，总之是不能只看字面。
　　近年的谎言大观大概就数得上对法轮功的宣传了。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消息是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我用多年的经验一分析，便知除非已经有了太多的共产党员在炼法轮功，否则绝不会来这么一条通令。 

　　下一篇特别著名的是《人民日报》社论“法轮功就是X教”。一看到这标题我就想笑，想起了小时候很起劲地唱过的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但凡什么东西要加一个“就是”来拚命强调的时候，说这话的人就已经心虚得很了。 

　　再后来报上说有200万人炼法轮功。忽一日报上又说，武汉破获三个法轮功书籍销售点，“非法”销售收入达1亿多。1亿多！什么概念？按一本书十几元计算，一个城市的三个点就售出书籍一千多万册，怎么是全国才只200万人炼法轮功？ 

　　再后来报上又说了，200万炼法轮功的已经“转化”了98%，那么也就是只有4万还在炼了。过了没多久报上又说中国代表团整了160多万人的签名到联合国去，表示中国人民对镇压法轮功的支持。这时我便知道一定是外国人民很不支持镇压了，否则对付区区4万人，哪用得着160万人？ 

　　更惊人的就是著名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电视里冒着滚滚浓烟的人体焚烧的镜头一出来，我就一阵恶心，再一看烧得满脸是泡的小姑娘一声声凄惨地叫着“妈妈”，我立刻就闭上了双眼。从此后只要沾“自焚”就坚决不看。
　　几个月以后，朋友给我一张光碟，说是“天安门自焚”真相。我同样拒绝。朋友问我，天安门广场那么大，从来没有人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之后一分钟内几十个灭火器、灭火毯、摄影师一起到齐？自焚的拍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不是事先安排，岂能如此完备？ 

　　是这个理儿啊！等到我把光碟一看，慢放镜头中，刘春玲后脑勺挨的那一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眼前--她分明是被打死的！而这个画面是从中央台的新闻节目中录下来的！ 

　　我被震惊了，不断告诫自己，以后不上当了。
　　机会又来了，“非典”“谣言”满天飞。怎样从报上得到咱想知道的信息呢？随手举例说明：  

　　新华网4月18日消息：“北京每日可向市民提供10万瓶防‘非典’瓶装中药”。十万瓶！得有多少人得病政府才会下这么大狠心啊？ 

　　新华网4月18日「证券」栏消息：“牛市不可逆转‘非典板块’有望走强”。连“板块”都出来了，还要“走强”！这瘟疫啥时候才过去啊？ 

 　　现在报上又登了，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了。可明眼人知道，凭他的地位权力敢将这么大的事隐瞒四五个月吗？！
      在危难中，要对瘟疫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保命，就只有迅速提高看报水平了。
危难关头　
       春节期间，法轮功学员小李到远房表姑家住，向表姑讲真相。表姑一听就很想学，让小李教她，每天看书学法。身体好，精神愉快，她逢人便说法轮大法好。
　　表姑认识一个在服装店打工的姑娘，告诉她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有一次，店里发生漏电事故，三个打工的被电击倒，就在那危急的一瞬间，姑娘想起表姑教她的话，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结果安然无恙。老板觉得奇怪，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姑娘把心里想的原原本本告诉老板。老板一听，说：「大法真是神奇呀！我也要学。到哪儿能找到书？」
　　愿所有善良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发觉自己的抵抗力强了很多 

　　在未认识大法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记得，我五岁的时候，有鼻炎，经常流鼻涕，特别是冬天，鼻涕总是不停。我也很怕雨，每次被雨淋到后，鼻涕又流了。我去医治过，但都未见好。一直到读高中一年级时，鼻炎还是经常犯。除此之外，我有时呼吸困难，还有其它一些身体不适。这一直影响着我的学习和生活。
　　后来有一次我的一位阿姨来我家，并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了妈妈，我听说学了大法，可以身体变好，书还教人去如何做好人。我觉得很好，于是有时间就拿起《转法轮》来看。周末到炼功点炼功。随着时间的过去，不知不觉中，我很少流鼻涕了，而且也不怕雨了。我发觉自己的抵抗力也强了很多。而且我初中时候，跑800米从来没有及格，成绩远远低于及格线。高中修了大法后，我成绩竟然及格了。
        在我修炼的五年多来，我没有生过病吃过药。大法不仅让我了有了健康的身体，还教我要做好人，善待他人，要放下各种不好的人心和执著。我真的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威力。
新华社人员因发布萨斯文件被撤职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新华社的一名高级编辑和国际部的一名负责人因发表政府高层有关防治萨斯病的消息而被撤职。据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一披露，新华社一名姓杨的高级编辑日前将一份中共中央有关防治萨斯病的内部文件向外界发布。“记者无国界”认为，这名编辑这样做是为了控制萨斯病毒，并不构成违法。“记者无国界”指出，有关部门惩罚编辑人员的做法，反映出中国当局在萨斯爆发初期，试图隐瞒疫情的态度。
